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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一回     路祥雲金殿吟詩　蘇大娘王府傳語

　　卻說安知縣再問項氏曰：「前年忠孝王父子得勝回朝，榮顯王爵，天下周知，小姐何不早言，重到此時方才說明呢？」項氏曰：

「奴家前日守節逃遁，官料必死。雖然知忠孝王封王，未聞尋妻之事，疑是無情，故甘心守節終老，不願嫁負義之徒。今見了恩詔，

知是忠孝王有義，奏請朝廷，故有此詔；奴家若不說出，恰是負義欺君。」安知縣稱道曰：「小姐果然有志，待卑職稟明上司，同項

員外送小姐進京。」項氏謝曰：「多蒙貴縣盛情，後當重謝。」安知縣曰：「卑職怎敢望謝，但求令尊老大人並忠孝王父子日後照

拂，便感恩不盡。」項氏曰：「這個自然，不須叮囑。」

　　正言間，項隆從內部出來，項氏曰：「煩爹爹備酒款待縣主。」項隆即請知縣同到前堂，家人呈上酒席，項隆與知縣同飲，商議

進京的事情。項隆曰：「孟小姐在我家多年，猶如己女；願賠萬金妝嫁，方遂吾願。老父台進京路費，治弟一力擔承，無庸過慮。」

縣主大喜，所有跟隨的人役筷爵賞發糧食，是晚就在項家住宿。

　　次早，知縣辭別回衙，即具書信呈上司，稟稱欲送孟小姐還京。巡撫即遣署印官代理縣事。安知縣通知項隆，即便備水香車以及

妝嫁，並辦金條；以備進京費用。知縣又點了二十名健步護送起程。侯五夫妻並女婢秋素跟隨進京，不表。

　　且說江夏縣知縣送了路祥雲於二月二十二日到京，尋客館安歇。」次早，囑路氏面君，須要小心。梳洗畢，即便上車。廉知縣同

龐福送到午門，知縣先詢午門官說明備細。午門官上殿奏曰：「啟上陛下，今有湖廣武昌府江夏縣廉知縣奇文奉送孟士元之女孟氏至

京，現在午門外侯旨定奪。」帝大喜曰：「孟氏到京，寡人恰亦欣喜，速宣廉知縣進朝。」午門官宣廉知縣上殿，朝見畢，帝傳問委

曲，廉知縣細把龐福出首等情奏明。帝令宣孟氏進朝。路祥雲上殿俯伏。帝傳旨平身舉頭，路氏奏曰：「天威在上，怎敢舉頭。」帝

曰：「赦卿無罪，只管抬起頭來。」路祥雲把頭略舉，成宗仔細一看，見路氏雖有容貌，但身材瘦薄，雙眉鎖結，諒是窮家之女，不

怕死罪，前來欺君。惟是眉清目秀，大約聰明絕世。暗想：「如果發回，豈不被人笑話，難以嫁人？不若勸忠孝王收留，亦是好

事。」即回答武憲王父子及孟士元父子曰：「朕昔年迫走孟氏，心甚不安。今幸回來，卿等可擇日成親，朕亦喜悅。」 按孟士元聞廉
知縣奏請孟氏回朝，暗笑女流亦貪榮華，不過一個王婦之位，連砍頭的罪案亦敢做出，怪不得女兒貪圖首相榮顯，不肯改裝。一聽聖

諭，位跪奏曰： 「臣的女兒容貌絕世，此女容貌平常，實非臣女，臣不敢冒認欺君。」忠孝王辦跪奏曰：「巧臣雖不識孟氏面貌，但
孟氏臨逃曾自畫一幅形圖，掛在家中。此女不似畫圖十分之一，必是假冒，請旨究辦欺君的大罪。」帝笑曰：「忠孝王休錯了主張，

自畫形圖，必有裝飾，怎能相似。」又向孟士元曰：「孟公須看仔細，誰敢假女欺君。」孟士元奏曰：「臣雖不才，難道連親女亦認

不出真假麼？」遂向路氏喝曰：「何人設計，叫你欺君？從實說明，免你死罪。」

　　原來路祥雲見忠孝王的美貌，暗喜道：「若得配親，心意足矣。」又恨龐福淺見，若知他父兄在朝，豈可前來欺君？只得勉強俯

首，垂下凡點淚來，向孟士元曰：「只因路秀才與龐福俱係貧窮，女兒受盡饑寒，因此形容憔悴，怎說不是女兒？」孟士元暗恨不

已：「不相認還敢冒認強辯！」因問曰：「既是吾女，請問你女婢何在，怎不同來呢？」路氏答曰：「女婢榮蘭，在路秀才家中受不

過饑寒，已走多時了。」孟士元愈惱：「小小女流，卻敢強自爭辯。」奏曰：「臣女詩文皆精，看他可能吟一首詩？」帝尋思此女生

得聰明，或能吟詩，亦未可知。遂問道：「孟氏，你父叫你吟詩一首，但受苦心亂，未知可能吟否？」路氏感帝寬宏：「說出此話，

明是恐奴敗露。」即奏曰：「臣妾雖受苦多年，而詩文尚能完篇。」帝暗喜果然聰慧，便著內監取文房四寶，擺在金階之上，令孟氏

跪在階下題詩。

　　內監取出，鋪設停當。路氏奏曰：「請陛下命題。」帝以出了題目恐其難作，乃曰：「不必命題，將就吟一首就是。」路氏又奏

曰：「無題卻亦難作。」帝知必飽學，乃曰：「就以你潛逃至今日相會為題罷。」路氏領旨，磨墨揮毫。不須臾，詩已題畢，跪呈內

監，接放案上。帝見上寫道：

　　　　九重丹詔忽催婚，舊事淒涼不忍論。萬里雲山為旅客，三年荊布隱蓬門。明珠辭浦悲還郡，草木逢春喜受恩。今日可憐憔悴

盡，天性惠愛必須溫。

　　帝看畢，傳旨群臣看過，方對孟士元曰：「此女才學敏捷；果是你女無疑矣，必因老眼昏花，以是難辨。」孟嘉齡跪奏曰：「此

女實非臣女，敢來欺君，望陛下嚴刑究辦，以嚇後來。」帝曰：「此必因苦，貪圖富貴，既有才學，可從寬免究。」遂笑問路氏曰：

「朕擬將你配與忠孝王為妾，你道朕斷秉公麼？」路祥雲大喜，慌忙跪下曰：「叩謝陛下洪恩，果然秉公。」帝大喜，即向忠孝王

曰： 「朕若將此女發回，誤其終身，今賜卿為妾罷。」忠孝王心中不悅，忙跪辭曰：「臣非好色之徒，若娶此女，深負孟氏節義。此
女膽敢欺君，還求陛下重辦。」成宗沉吟一會，曰：「朕令此女回去，名聲不好，著內監引入萬壽宮，服侍太后。」太后後來見其勤

謹，著成宗納為偏妃，亦是路氏有福，這是後話，不表。

　　當下帝思龐福敢於欺君，即傳旨召刁民龐福進朝，午門官出朝宣召。按龐福見路氏入朝許久，心中諒恐，聽得「刁民」二字，驚

得滿身冷汗，勉強入朝，俯伏跪下曰：「子民龐福朝見。」帝厲聲曰：「爾一介小民，怎敢來假冒孟氏欺君？」龐福奏曰：「此事是

孟氏叫子民報知縣主，子民實不知其詳，乞赦欺君之罪。」連連叩頭。帝曰：「朕念她有才貌，從寬免究，仍賞你白銀二十兩回去

罷。」龐福叩頭謝恩。內監即取二十兩銀子，交與龐福。帝又問廉知縣曰：「你失察冒奏，亦屬有罪，今二體從寬免究。你回原任，

不許與龐福爭論，如違重處。」廉知縣領旨。成宗退朝，俱稱天子大度，不計小過。

　　廉知縣回寓，埋怨龐福敢於冒險，幾斷送他七品前程，又累他費了數千銀兩。龐福自思往還路費，不下百兩銀子，險喪性命，自

覺無顏，星夜回轉家鄉，又恐縣主報怨，且惹人恥笑，遂連夜搬往遠方，這是不守本份的報應。

　　且說武憲王父子回府，少王便將湖廣假孟氏的事情告知太郡，太郡曰：「幸不被其混過。」少王曰：「他與形圖毫不相似，豈能

混人。」 老王曰：「雖如此說，但形圖乃孟氏自繪，諒必有些裝點，難以惟信。世上哪有如此美麗的女子？」少王曰：「酈恩師的容
貌且勝畫圖，怎說女子無此美貌？」老王曰：「酈相乃山川靈秀之氣蘊結而成，誰能比他？」劉氏曰：「聞得韓夫人已不怕風，方氏

嘔吐已好，何不請蘇大娘來問個明白，免得狐疑。」太郡稱是。就著家將帶帖押轎，往孟府請蘇大娘回來。

　　家將領命，來到孟府，向把門人說明。當下孟府滿門正說湖廣假冒的事請，忽女婢報曰：「把門人報稱，王府差人押轎來，請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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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娘回去。」大娘曰：「夫人婆媳俱已平安，老身理當回去。」韓氏曰：「諒亦為著假孟氏，別無甚事。今日天色將晚，來早回去

罷。」遂令女婢把帖交與來人，囑他回去說，蘇大娘來早便歸。女婢退出。

　　次早，備席與大娘踐行。韓氏囑大娘道：「切不可說小女的事情。」大娘曰：「我從不多言，只怕瑞柳多嘴，以致洩漏機關。」

即矚瑞柳曰：「小孩子，凡事切不可多言。」瑞柳曰：「小婢不知什麼，怎好多言？」尋思若回王府，立即說明，使江三嫂失勢。

　　蘇大娘辭別上轎，瑞柳跟隨，來到王府，見禮坐下。茶畢，大娘曰：「韓夫人婆媳已好多日，老身久欲回來。」又說些閒話，太

郡方問曰：「昨日湖廣假孟氏的事情，你必知道。」蘇大娘曰：「昨日孟老爺亦曾說過，不意一個女子貪圖富貴，亦敢罔法，豈不可

笑？」武憲王曰：「我們疑孟氏的形圖必有裝點，特請姻母回來，且問孟小姐果然貌似畫圖否？幸勿隱瞞。」大娘曰：「孟小姐容貌

雖像畫圖，然形圖只畫面貌，不畫舉動，焉能描出秋波活潑，言笑百媚？活人勝圖多矣。」少王歎曰：「我只道貌不及圖，誰道貌更

勝圖。俺皇甫少華福薄，不能消受嬌妻，實為可惜。」

　　瑞柳立在蘇大娘背後，笑向忠孝王指著蘇大娘連丟眼色。忠孝王知必有故，即喚瑞柳曰：「你無故嬉笑，莫非孟小姐有蹤跡

麼？」瑞梆大笑曰：「孟小姐聞已相會。」大娘吃了一驚，怒睜雙目，注視著瑞鉚。那瑞柳愈笑曰：「小婢斷不敢說，大娘何必發

怒？」 老王夫妻並少王齊聲曰：「大娘好得忍心！孟小姐既已相認，還阻擋女婢不說，真是不該。」蘇大娘只得說：「不是老身秘
密，奈孟小姐有約，倘漏風即不相認，孟公夫妻叮囑不多說。」忠孝王問曰：「孟小姐今在何？」大娘曰：「孟小姐就是酈丞相。」

忠孝王聞言，驚喜欲狂，曰：「怪不得酈相前日說，三年之後，管叫孟氏相會。但不知如何相認？」

　　蘇大娘就把二月初一日診脈，初五日韓夫人詐昏相認的情由說明。忠孝王曰：「酈相待我恩深，何不早完親呢？」大娘曰：「孟

小姐本欲早認，因猶恐劉捷報怨，後來怪你娶妻，用了半朝鸞駕，八擡金轎，又不稟明師長，父子自奏朝廷，心中不悅，所以不肯早

認。」忠孝王聞言，始悔父母迫他娶妻，反使無妻，即答曰：「我雖娶劉氏，但孟氏的畫圖封諧常供奉中殿，夜伴形圖獨宿。岳母何

不代予告訴？」大娘曰：「韓夫人非不代說，但孟小姐要再做二三年右相，報答主上厚恩，然後設計改裝。今若相認，即有四條大

罪。」

　　少王曰：「四條什麼大罪？」大娘曰：「欺君罔上，戲侮朝臣，變亂陰陽，誤人婚姻。這四款大案，死罪難免。」老王夫妻點頭

曰：「這四條果然利害，但三年之後，仍不能免，不如早求開赦。」劉燕玉大喜，向少王作禮曰：「恭喜郎君，孟小姐指日可會。」

少王揖答曰：「難得夫人賢德，終身亦可完就了。」並向眾人曰：「這位孟小姐成就我滿門富貴，乃我們之大恩人也。」眾各稱是。

　　惟有江三嫂立在旁邊，怒視瑞柳多言。瑞柳心知其意，即便他怨恨何妨，又向前曰：「連義烈夫人亦在目前。」就把春燕送看前

去，認出梁夫人即是蘇小姐的話說明。太郡曰：「我不信世上有這等湊巧之事！」大娘曰：「這是春燕奉承的言語，難以相信。小女

若有此福，不至離胎一月即便流落人家了。」少王曰：「此事我亦不信，但孟小姐既言怨我，趁他如今在闈，待我往求岳丈父子，同

我們父子來早奏求朝廷開赦，得以完親，豈不是好。」大娘曰：「少王不可性急，且侯孟小姐出闈後相商方好。」少王曰：「不可，

孟小姐怨我娶妻喧鬧，若與他商議，反為不美，乘他不在朝啟奏為妙。」老王曰：「我兒說得有理，速速往見孟親翁，商議來早進

表，奏請赦罪改裝。」少王稱是，連忙上馬來到孟府。

　　孟嘉齡接入後堂，適值孟士元夫妻俱在堂上。忠孝王見禮坐下，對士元夫妻曰：「小婿迫於君父之命，娶劉氏，不料令愛見怪，

岳父母又隱密不言，小婿一向如在夢中，今方知道。」孟士元夫妻知是蘇大娘所說，答曰：「不是我夫妻隱瞞，奈小女一再囑咐，故

不敢言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小婿欲上表求赦令愛改裝完親，特來稟明。」士元曰：「這個且慢，此表上後，即有欺君四條大罪。」忠孝

王曰：「雖有大罪，緣救小婿，不得已而欺君，並非賣弄才學；自進朝以來，又未曾犯案誤事。岳丈父子並小婿父子苦奏哀求，朝廷

寬洪，定蒙赦罪，改裝完親。」士元喜曰：「此言有理，來日一同保奏。日後小女出闈繳旨，就好改裝，免得許多言語。」韓氏曰：

「不可太急，侯小女出場商議，才保無事。」忠孝王曰：「不可，令愛既怪小婿娶了劉氏，鸞駕奢華，似乎不留他的地位，必難商

議；寧可乘他在闈，預先上表，免費口舌。」士元曰：「說得是。」

　　未知上表之後主何吉凶，請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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